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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凤姐见贾母和薛姨妈为黛玉伤心，便说：“有个笑话儿说给老太太和姑

妈听”，未从开口，先自笑了，因说道：“老太太和姑妈打谅是那里的笑话

儿？就是咱们家的那二位新姑爷新媳妇啊。”贾母道：“怎么了？”凤姐拿

手比著道：“一个这么坐着，一个这么站着。一个这么扭过去，一个这么转

过来。一个又……”说到这里，贾母已经大笑起来，说道：“你好生说罢，

倒不是他们两口儿，你倒把人怄的受不得了。”薛姨妈也笑道：“你往下直

说罢，不用比了。”凤姐才说道：“刚才我到宝兄弟屋里，我看见好几个人

笑。我只道是谁，巴著窗户眼儿一瞧，原来宝妹妹坐在炕沿上，宝兄弟站在

地下。宝兄弟拉着宝妹妹的袖子，口口声声只叫：‘宝姐姐，你为什么不会

说话了？你这么说一句话，我的病包管全好。’宝妹妹却扭著头只管躲。宝

兄弟却作了一个揖，上前又拉宝妹妹的衣服。宝妹妹急得一扯，宝兄弟自然

病后是脚软的，索性一扑，扑在宝妹妹身上了。宝妹妹急得红了脸，说道：

‘你越发比先不尊重了。’”说到这里，贾母和薛姨妈都笑起来。凤姐又

道：“宝兄弟便立起身来笑道：‘亏了跌了这一交，好容易才跌出你的话来

了。’”薛姨妈笑道：“这是宝丫头古怪。这有什么的，既作了两口儿，说

说笑笑的怕什么。他没见他琏二哥和你。”凤姐儿笑道：“这是怎么说呢，

我饶说笑话给姑妈解闷儿，姑妈反倒拿我打起卦来了。”贾母也笑道：“要

这么著才好。夫妻固然要和气，也得有个分寸儿。我爱宝丫头就在这尊重上

头。只是我愁著宝玉还是那么傻头傻脑的，这么说起来，比头里竟明白多

了。你再说说，还有什么笑话儿没有？”凤姐道：“明儿宝玉圆了房，亲家

太太抱了外孙子，那时侯不更是笑话儿了么。”贾母笑道：“猴儿，我在这

里同著姨太太想你林妹妹，你来怄个笑儿还罢了，怎么臊起皮来了。你不叫

我们想你林妹妹，你不用太高兴了，你林妹妹恨你，将来不要独自一个到园

里去，堤防他拉着你不依。”凤姐笑道：“他倒不怨我。他临死咬牙切齿倒



恨著宝玉呢。”贾母薛姨妈听着，还道是顽话儿，也不理会，便道：“你别

胡拉扯了。你去叫外头挑个很好的日子给你宝兄弟圆了房儿罢。”凤姐去

了，择了吉日，重新摆酒唱戏请亲友。这不在话下。 

  却说宝玉虽然病好复原，宝钗有时高兴翻书观看，谈论起来，宝玉所有

眼前常见的尚可记忆，若论灵机，大不似从前活变了，连他自己也不解，宝

钗明知是通灵失去，所以如此。倒是袭人时常说他：“你何故把从前的灵机

都忘了？那些旧毛病忘了才好，为什么你的脾气还觉照旧，在道理上更糊涂

了呢？”宝玉听了并不生气，反是嘻嘻的笑。有时宝玉顺性胡闹，多亏宝钗

劝说，诸事略觉收敛些。袭人倒可少费些唇舌，惟知悉心伏侍。别的丫头素

仰宝钗贞静和平，各人心服，无不安静。只有宝玉到底是爱动不爱静的，时

常要到园里去逛。贾母等一则怕他招受寒暑，二则恐他睹景伤情，虽黛玉之

柩已寄放城外庵中，然而潇湘馆依然人亡屋在，不免勾起旧病来，所以也不

使他去。况且亲戚姊妹们，薛宝琴已回到薛姨妈那边去了，史湘云因史侯回

京，也接了家去了，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来，只有宝玉娶亲那一

日与吃喜酒这天来过两次，也只在贾母那边住下，为著宝玉已经娶过亲的

人，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也不肯如从前的诙谐谈笑，就是有时过来，也只

和宝钗说话，见了宝玉不过问好而已，那邢岫烟却是因迎春出嫁之后便随着

邢夫人过去，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即同著李婶娘过来，亦不过到太太们与

姐妹们处请安问好，即回到李纨那里略住一两天就去了：所以园内的只有李

纨，探春，惜春了。贾母还要将李纨等挪进来，为著元妃薨后，家中事情接

二连三，也无暇及此。现今天气一天热似一天，园里尚可住得，等到秋天再

挪。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贾政带了几个在京请的幕友，晓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见过上

司，即到任拜印受事，便查盘各属州县粮米仓库。贾政向来作京官，只晓得

郎中事务都是一景儿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学差，也无关于吏治上。所以

外省州县折收粮米勒索乡愚这些弊端，虽也听见别人讲究，却未尝身亲其



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与幕宾商议出示严禁，并谕以一经查出，必定详参

揭报。初到之时，果然胥吏畏惧，便百计钻营，偏遇贾政这般古执。那些家

人跟了这位老爷在都中一无出息，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便在京指著在

外发财的名头向人借贷，做衣裳装体面，心里想着，到了任，银钱是容易的

了。不想这位老爷呆性发作，认真要查办起来，州县馈送一概不受。门房签

押等人心里盘算道：“我们再挨半个月，衣服也要当完了。债又逼起来，那

可怎么样好呢。眼见得白花花的银子，只是不能到手。”那些长随也道：

“你们爷们到底还没花什么本钱来的。我们才冤，花了若干的银子打了个门

子，来了一个多月，连半个钱也没见过。想来跟这个主儿是不能捞本儿的

了。明儿我们齐打伙儿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齐，都来告假。贾政不知就

里，便说：“要来也是你们，要去也是你们。既嫌这里不好，就都请便。”

那些长随怨声载道而去。只剩下些家人，又商议道：“他们可去的去了，我

们去不了的，到底想个法儿才好。”内中有一个管门的叫李十儿，便说：

“你们这些没能耐的东西，著什么忙！我见这长字号儿的在这里，不犯给他

出头。如今都饿跑了，瞧瞧你十太爷的本领，少不得本主儿依我。只是要你

们齐心，打伙儿弄几个钱回家受用，若不随我，我也不管了，横竖拼得过你

们。”众人都说：“好十爷，你还主儿信得过。若你不管，我们实在是死症

了。”李十儿道：“不要我出了头得了银钱，又说我得了大分儿了。窝儿里

反起来，大家没意思。”众人道：“你万安，没有的事。就没有多少，也强

似我们腰里掏钱。”正说著，只见粮房书办走来找周二爷。李十儿坐在椅子

上，跷著一只腿，挺著腰说道：“找他做什么？”书办便垂手陪着笑说道：

“本官到了一个多月的任，这些州县太爷见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说

话，到了这时侯都没有开仓。若是过了漕，你们太爷们来做什么的。”李十

儿道：“你别混说。老爷是有根蒂的，说到那里是要办到那里。这两天原要

行文催兑，因我说了缓几天才歇的。你到底找我们周二爷做什么？”书办

道：“原为打听催文的事，没有别的。”李十儿道：“越发胡说，方才我说



催文，你就信嘴胡诌。可别鬼鬼祟祟来讲什么帐，我叫本官打了你，退

你。”书办道：“我在衙门内已经三代了。外头也有些体面，家里还过得，

就规规矩矩伺侯本官升了还能够，不象那些等米下锅的。”说著，回了一声

“二太爷，我走了。”李十儿便站起，堆著笑说：“这么不禁顽，几句话就

脸急了。”书办道：“不是我脸急，若再说什么，岂不带累了二太爷的清名

呢。”李十儿过来拉着书办的手说：“你贵姓啊？”书办道：“不敢，我姓

詹，单名是个‘会’字，从小儿也在京里混了几年。”李十儿道：“詹先

生，我是久闻你的名的。我们兄弟们是一样的，有什么话晚上到这里咱们说

一说。”书办也说：“谁不知道李十太爷是能事的，把我一诈就吓毛了。”

大家笑着走开。那晚便与书办咕唧了半夜，第二天拿话去探贾政，被贾政痛

骂了一顿。 

  隔一天拜客，里头吩咐伺侯，外头答应了。停了一会子，打点已经三下

了，大堂上没有人接鼓。好容易叫个人来打了鼓。贾政踱出暖阁，站班喝道

的衙役只有一个。贾政也不查问，在墀下上了轿，等轿夫又等了好一回。来

齐了，抬出衙门，那个炮只响得一声，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个打鼓，一个吹

号筒。贾政便也生气说：“往常还好，怎么今儿不齐集至此。”抬头看那执

事，却是搀前落后。勉强拜客回来，便传误班的要打，有的说因没有帽子误

的，有的说是号衣当了误的，又有的说是三天没吃饭抬不动。贾政生气，打

了一两个也就罢了。隔一天，管厨房的上来要钱，贾政带来银两付了。 

  以后便觉样样不如意，比在京的时侯倒不便了好些。无奈，便唤李十儿

问道：“我跟来这些人怎样都变了？你也管管。现在带来银两早使没有了，

藩库俸银尚早，该打发京里取去。”李十儿禀道：“奴才那一天不说他们，

不知道怎么样这些人都是没精打彩的，叫奴才也没法儿。老爷说家里取银

子，取多少？现在打听节度衙门这几天有生日，别的府道老爷都上千上万的

送了，我们到底送多少呢？”贾政道：“为什么不早说？”李十儿说：“老

爷最圣明的。我们新来乍到，又不与别位老爷很来往，谁肯送信。巴不得老



爷不去，便好想老爷的美缺。”贾政道：“胡说，我这官是皇上放的，不与

节度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李十儿笑着回道：“老爷说的也不错。京里

离这里很远，凡百的事都是节度奏闻。他说好便好，说不好便吃不住。到得

明白，已经迟了。就是老太太，太太们，那个不愿意老爷在外头烈烈轰轰的

做官呢。”贾政听了这话，也自然心里明白，道：“我正要问你，为什么都

说起来？”李十儿回说：“奴才本不敢说。老爷既问到这里，若不说是奴才

没良心，若说了少不得老爷又生气。”贾政道：“只要说得在理。”李十儿

说道：“那些书吏衙役都是花了钱买著粮道的衙门，那个不想发财？俱要养

家活口。自从老爷到了任，并没见为国家出力，倒先有了口碑载道。”贾政

道：“民间有什么话？”李十儿道：“百姓说，凡有新到任的老爷，告示出

得愈利害，愈是想钱的法儿。州县害怕了，好多多的送银子。收粮的时侯，

衙门里便说新道爷的法令，明是不敢要钱，这一留难叨蹬，那些乡民心里愿

意花几个钱早早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说老爷好，反说不谙民情。便是本家大

人是老爷最相好的，他不多几年已巴到极顶的分儿，也只为识时达务能够上

和下睦罢了。”贾政听到这话，道：“胡说，我就不识时务吗？若是上和下

睦，叫我与他们猫鼠同眠吗。”李十儿回说道：“奴才为著这点忠心儿掩不

住，才这么说，若是老爷就是这样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时侯，老爷又

说奴才没良心，有什么话不告诉老爷了。”贾政道：“依你怎么做才好？”

李十儿道：“也没有别的。趁著老爷的精神年纪，里头的照应，老太太的硬

朗，为顾著自己就是了。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爷家里的钱也都贴补完了，还

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都说老爷是做外任的，自然弄了钱藏着受用。倘遇

著一两件为难的事，谁肯帮着老爷？那时办也办不清，悔也悔不及。”贾政

道：“据你一说，是叫我做贪官吗？送了命还不要紧，必定将祖父的功勋抹

了才是？”李十儿回禀道：“老爷极圣明的人，没看见旧年犯事的几位老爷

吗？这几位都与老爷相好，老爷常说是个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里！现有几

位亲戚，老爷向来说他们不好的，如今升的升，迁的迁。只在要做的好就是



了。老爷要知道，民也要顾，官也要顾。若是依著老爷不准州县得一个大

钱，外头这些差使谁办。只要老爷外面还是这样清名声原好，里头的委屈只

要奴才办去，关碍不著老爷的。奴才跟主儿一场，到底也要掏出忠心来。”

贾政被李十儿一番言语，说得心无主见，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们闹出

来不与我相干。”说著，便踱了进去。 

  李十儿便自己做起威福，钩连内外一气的哄著贾政办事，反觉得事事周

到，件件随心。所以贾政不但不疑，反多相信。便有几处揭报，上司见贾政

古朴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们耳目最长，见得如此，得便用言规谏，无

奈贾政不信，也有辞去的，也有与贾政相好在内维持的。于是漕务事毕，尚

无陨越。 

  一日，贾政无事，在书房中看书。签押上呈进一封书子，外面官封上开

着：“镇守海门等处总制公文一角，飞递江西粮道衙门。”贾政拆封看时，

只见上写道： 

  金陵契好，桑梓情深。昨岁供职来都，窃喜常依座右。仰蒙雅爱，许结

朱陈，至今佩德勿谖。祗因调任海疆，未敢造次奉求，衷怀歉仄，自叹无

缘。今幸戟戟遥临，快慰平生之愿。正申燕贺，先蒙翰教，边帐光生，武夫

额手。虽隔重洋，尚叨樾荫。想蒙不弃卑寒，希望茑萝之附。小儿已承青

盼，淑媛素仰芳仪。如蒙践诺，即遣冰人。途路虽遥，一水可通。不敢云百

辆之迎，敬备仙舟以俟。兹修寸幅，恭贺升祺，并求金允。临颖不胜待命之

至。 

  世弟周琼顿首。贾政看了，心想：“儿女姻缘果然有一定的。旧年因见

他就了京职，又是同乡的人，素来相好，又见那孩子长得好，在席间原提起

这件事。因未说定，也没有与他们说起。后来他调了海疆，大家也不说了。

不料我今升任至此，他写书来问。我看起门户却也相当，与探春到也相配。



但是我并未带家眷，只可写字与他商议。”正在踌躇，只见门上传进一角文

书，是议取到省会议事件。贾政只得收拾上省，侯节度派委。 

  一日在公馆闲坐，见桌上堆著一堆字纸，贾政一一看去，见刑部一本：

“为报明事，会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贾政便吃惊道：“了不得，已经

提本了！”随用心看下去，是“薛蟠殴伤张三身死，串嘱尸证捏供误杀一

案。”贾政一拍桌道：“完了！”只得又看，底下是： 

  据京营节度使咨称：缘薛蟠籍隶金陵，行过太平县，在李家店歇宿，与

店内当槽之张三素不相认，于某年月日薛蟠令店主备酒邀请太平县民吴良同

饮，令当槽张三取酒。因酒不甘，薛蟠令换好酒。张三因称酒已沽定难换。

薛蟠因伊倔强，将酒照脸泼去，不期去势甚猛，恰值张三低头拾箸，一时失

手，将酒碗掷在张三囟门，皮破血出，逾时殒命。李店主趋救不及，随向张

三之母告知。伊母张王氏往看，见已身死，随喊禀地保赴县呈报。前署县诣

验，仵作将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伤，漏报填格，详府审转。看得薛蟠实系

泼酒失手，掷碗误伤张三身死，将薛蟠照过失杀人，准斗杀罪收赎等因前

来。臣等细阅各犯证尸亲前后供词不符，且查《斗杀律》注云：“相争为

斗，相打为殴。必实无争斗情形，邂逅身死，方可以过失杀定拟。”应令该

节度审明实情，妥拟具题。今据该节度疏称：薛蟠因张三不肯换酒，醉后拉

着张三右手，先殴腰眼一拳。张三被殴回骂，薛蟠将碗掷出，致伤囟门深

重，骨碎脑破，立时殒命。是张三之死实由薛蟠以酒碗砸伤深重致死，自应

以薛蟠拟抵。将薛蟠依《斗杀律》拟绞监侯，吴良拟以杖徒。承审不实之府

州县应请……以下注著“此稿未完”。 

  贾政因薛姨妈之托曾托过知县，若请旨革审起来，牵连着自己，好不放

心。即将下一本开看，偏又不是。只好翻来复去将报看完，终没有接这一本

的。心中狐疑不定，更加害怕起来。正在纳闷，只见李十儿进来：“请老爷

到官厅伺侯去，大人衙门已经打了二鼓了。”贾政只是发怔，没有听见。李

十儿又请了一遍。贾政道：“这便怎么处？”李十儿道：“老爷有什么心



事？”贾政将看报之事说了一遍。李十儿道：“老爷放心。若是部里这么办

了，还算便宜薛大爷呢。奴才在京的时侯听见，薛大爷在店里叫了好些媳

妇，都喝醉了生事，直把个当槽儿的活活打死的。奴才听见不但是托了知

县，还求琏二爷去花了好些钱各衙门打通了才提的。不知道怎么部里没有弄

明白。如今就是闹破了，也是官官相护的，不过认个承审不实革职处分罢，

那里还肯认得银子听情呢。老爷不用想，等奴才再打听罢。不要误了上司的

事。”贾政道：“你们那里知道，只可惜那知县听了一个情，把这个官都丢

了，还不知道有罪没有呢。”李十儿道：“如今想他也无益，外头伺侯著好

半天了，请老爷就去罢。”贾政不知节度传办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